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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陶淵明為六朝開啟了怎樣的「新自然說」？
他的「桃花源」為何歷經千載而不衰……
本書以「人境詩學」勾勒出陶淵明
在中國人文傳統中的具體圖像。

陶淵明是一位在中國文化史上影響深遠，對現代文明深具啟示的詩人，他不但是偉大的詩人，也是對生命處境反思深刻的哲人，他的人品與詩品同具典範的地位。

本書認為陶淵明開展出「人境自然」的理境；他的「人境詩學」揭示出人必須在具有倫理關係的共同體中安身立命，而不是遁向六朝時期流行的仙境或空境。陶詩的重要主題如：「園田」、「隱逸」、「生死」、「飲酒」、「懷古」，乃至於始終貫穿詩篇的「對話」，都反映了「人境詩學」的理想。
作者介紹：
作者：蔡瑜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及研究所教授。主治魏晉南北朝及唐宋時代的詩歌與理論，並究心於女性文學及性別研究。著有《高棅詩學研究》、《宋代唐詩學》、《唐詩學探索》、《中國抒情詩的世界》等書。作者長期致力於開拓中國詩學的深度與廣度，近年隨著己身「性好山水」的發現之旅，乃將詩學研究的視野擴展於「身體」與「自然」的雙向詮釋，「詩」與「思」的聯結交響，本書即具現了此一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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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從「人境自然」到「人境詩學」 
陶淵明離開人世已將近一千六百年，這位家喻戶曉的詩人，生前即頗受矚目，他隱居於廬山腳下的草廬，成為一種令人無法忽視的文化象徵。他被認為與俗寡諧，具有抗議精神，是一位異議分子；他也被認為與當時最大的宗教勢力保持友善，卻不為所動，是一位另類士人。陶淵明之名一出現在中國典籍中，即具有鮮明的個性，被塑造成一位真摯高逸，安貧樂道，言行一致的隱士，同時也是哲人，雖然他也是一位詩人，但他的詩文在南朝隋唐期間還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 

入宋以後，情況大為改觀。陶淵明的人品所受到的肯定有增無減，他的詩作所受到的評價也呈現戲劇性的變化，他被視為晉宋第一流人物，甚至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詩人。他的詩作所呈顯的主題和風格同樣受到肯定，他的人品與詩品幾乎同時被提升到典範的地位，這樣的局面，至今未變。 

陶淵明的形象經過一千多年的歷史，不能說毫無變化，但其實最大的變化不在形象，而在作品的評價。如果我們貫穿整個文化史來看，世人對於陶淵明的印象可以說相當固定，他是隱逸詩人，田園詩人，酷好飲酒，任真率性。由於魏晉是個體自覺的時代，如何從世俗虛偽的名教之網脫身而出，獲致自由，可以說是當時士人共同的心聲。陶淵明隱逸、躬耕、飲酒的生活，很具體的塑造出一位脫離俗世遁入大自然的抗議士人的形象。但是他的抗議方式在那個時代是很另類的，陶淵明與名士共乘魏晉自由之風，追求個體解放的精神是相同的；然而他隱逸田園，躬耕自給，與竹林七賢硬行衝撞禮法之網，則明顯有別。 

雖然從正始名士到陶淵明，他們在反抗時風，追求自性上的傾向幾乎一致，但兩者的表現方式則有相當大的差距。陶淵明較之名士具有濃厚的人倫情味，他對孔子與儒家經典也相當敬重，從無「非湯武，而薄周孔」之事。陶淵明對傳統哲人關懷的議題如死亡、命運、自然、倫理等，不分儒道，都極能共鳴。因此，陶淵明這種足以安頓生命，又能彰顯主體精神的形象，很快的變成理想人格的典範，陶淵明被認為承載了濃厚的精神價值，他的思想歸屬問題，隨之而起，成為探究其精神內蘊的重要課題。 

然而，精神內蘊並不等同於思想屬性，陶淵明的思想確實具有很明顯的儒道傳統的根源，但身處晉宋之際佛老大興的年代，他的思想帶有鮮明的與時代對話的色彩，在對話中他強化了，也活化了傳統的智慧，這樣的精神內涵往往不是傳統的學派分類所能範限的。陶淵明作品所顯現出的鮮明個性與他的思想性，可以說是一體的兩面，共同呈顯出他的精神風貌。 

結合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理解陶淵明的特殊魅力並不落在開創了任何文學體式或是流派，成為創作學習的宗師，而是從其作品所散發出的精神力量，令讀者想要究析其因，與之對話，追和其詩。陶淵明的重要性不僅浮現在詩歌史上，更滲透到整個文化內蘊，甚至可以說，陶淵明在文化史的影響力更大於詩歌史。歷來嗜其詩、慕其人者不絕於途，古今讀者多半深信他是以性情之真作為源頭活水，自然湧現為他的作品。「任真」、「自然」這兩個可以交互詮釋的評語，便同時落在他的人品與詩品之上，對於陶淵明的詮釋很難局限在狹義的詩評角度。 

在中國的人文傳統上，「文如其人」、「修辭立其誠」，這樣的理念始終居於極重要的地位，陶淵明則是中國詩歌史上「詩人合一」最重要的典範。為了重探陶淵明在文化史上的重大意義，把握「詩人合一」的內蘊是關鍵所在。過去在傳統視角下，對於陶淵明的思想探究或是過於狹隘，或是過於籠統，遠不符陶淵明所達到的高度與所參透的深度。我們今日重探陶淵明精神境界的成因，必須深入他所展示的多維對話結構，探其究竟。而陶淵明的詩歌在文化史的意義，也必須在人品與詩品的聯結上評價才能真正朗現。 

一 
「詩人合一」的批評概念，可以說承自孟子「尚友古人」、「知人論世」這樣根深柢固的傳統，它最基本的預設是作者可以經由閱讀活動被讀者理解，詩歌可以表彰作者的人品，進而讀者可以經由涵詠詩歌獲得潛移默化之功。簡言之，作品即是作者的表徵。雖然「詩人合一」這樣的評論原則，從理論層面來看，理應是一個沒有價值意味的通則，它可以提供讀者理解不同詩人性情的根據，但是對於傳統讀者而言，情況卻非如此，放在陶淵明身上尤可見出那是一種真與誠的完美結合。陶淵明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最重要的「詩人合一」的典範，可以說已肇端於中國文學批評第一個興盛時期南朝，此時文學已取得較前期相對獨立的發展空間，鍾嶸與蕭統身為重要的批評與編選家，不約而同的對陶淵明詩文發出「尚想其德」的禮讚，讀者由詩及人的反應表露無遺。只是這樣的閱讀經驗對兩位批評家而言似乎是私領域之事，陶淵明「其德」與作品的聯結尚未展開，所以在進行公領域的文學品評上，他們還是無法給予陶詩最高的地位。 

時至唐代，陶淵明的影響是以一種生活化的方式滲透到許多詩人的創作之中，舉凡田園、飲酒的閒適之趣，屢見於唐詩。雖然唐人對於陶淵明的隱逸生活及桃源世界多有嚮往之情，但真正論及隱逸抉擇時，卻不能沒有微詞，王維「忘大守小」之評，即突顯出承平時代的用世觀點。然而，就在唐人並不完全認同陶淵明仕隱抉擇的情況下，這位不免受到指摘批評的前代詩人，反而顯現出他在唐代的親和力，唐人各以自身的回應，共同呈現出生活化的陶淵明，而這個面向同樣說明了作品即是作者的表徵。讀者所感受到的是更貼近自我心靈的作者真性情的展現，這種親近之感對唐詩產生了唐人未必自覺到的深遠影響。只是在唐代極度開放自由的閱讀風氣下，陶淵明無論在人品與詩品面向，都還沒有獲得集中的評價與定論。 

真正確立陶淵明詩品與人品同具最高地位的是宋代。宋代詩話蔚興，詩歌批評活動相較於六朝集中於少數人物，是以遍地開花的方式綻放而出。詩人的影響，評論的傳播，對話的頻繁，都是前所未見的。在此時期陶淵明與杜甫同被推至最高的地位，其中固然存在許多不同的因素，但是就其共同的因素而言，當即是詩品與人品合一，同具典範的意義。宋人對於陶淵明既論其詩亦論其人，儘管宋人有時幾近於道德決定論的觀點，引發不少後世評家的怨言，但卻不能否認宋人關於陶淵明的重要評語，諸如任真、自然、平淡、質樸等，也在後世建立起典型的地位，至今仍沿用不絕。這些詞語都有一個特色，即是它們都可以同時指涉其人與其詩，這樣的風尚無疑地和宋代重視道德理想的文化氣氛有關，更重要的，它當立基於陶詩作品本身「詩人合一」的特色。 

宋人在建立陶淵明「詩人合一」的典範地位時，自然會對陶淵明的人格思想多方探究，最顯著的即是分別從時代與思想兩個面向著手進行更深入的析辨。在時代方面，主要是參照當時的政治環境，建立其思晉忠憤的形象，對其隱逸的操守高度推崇；在思想方面，則反覆究析其儒道釋的思想屬性。這些探究雖能深化對陶淵明的認知，卻很難避免時代限制所帶來的偏頗與過度詮釋，譬如說，論陶淵明與時代的關係，只重視政治的面向，而忽略了陶淵明與當代思潮的深切對話；論其思想內涵，則偏於思想屬性的分辨，而忽略了陶淵明的融合與創造。在陶淵明身上，傳統與當代正具有緜密的對話關係，後世的研究缺少任何一個環結都不足以窺其全豹。 

然而，對於陶詩，宋人仍然是最具有開創性的讀者，他們見出「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也見出諸如「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沖澹深粹，出於自然」這些非表象的特質。而「自然」或是其家族語彙如真淳、質樸、平淡等也成為後世品評陶詩最重要的評價語彙。筆者認為以「自然」一語總攝陶淵明有其恰適性，除了它本就植根於陶淵明的評論史，是古今的共識，此外，還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它可以滿足人品與詩品的雙向特質與交互詮釋。其二是，「自然」這個詞語多次出現於陶集，本身又承載著悠久的文化意蘊，不但可為陶詩之鑰，也可解自然之謎。但要探究這樣的課題，實有擴大觀照視域的必要。

宋人雖然是開拓陶詩「自然」境界最重要的推手，但令人費解的是，宋人乃至於其後的傳統詩評，幾乎都沒有從魏晉的「自然」追求來看陶淵明所體現的自然。名教與自然之爭的時代議題，在傳統的視野下，常常被窄化成政治議題，陶淵明邁越塵俗的思想，在他們的體系中，是用與時代徹底絕裂的方式被呈顯出來，成功的塑造了陶淵明清高絕俗的形象。而在後世以創作導向為主的批評視野下，陶詩的「自然」討論，更越來越走向雕琢與否的問題。這樣的古典評論史儘管仍然存在許多發人深省的洞見，卻因視域的限制及論述的篇幅多點到為止，而予今人意猶未盡之感。 

近世的陶淵明研究，一方面基於時代的變革，一方面引進新的文藝思潮，才漸漸為各種傳統思維解套，在新時代的評論中，聚焦於「自然」的，仍然大有人在，但方法與眼界則大為不同，如梁啟超便採用「自然」一詞來總括陶淵明的人生觀，並聯結起陶淵明的文藝與品格，強調其對精神「自由」的追求。這樣的詮釋放在民國初年的時代氛圍來看，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他所寄寓的深刻用意。陶淵明在梁氏的描述下有骨有肉，為現代人打開親近陶詩的大門。但這樣的詮釋具有強烈的現代性，不免忽略了這樣的「自由追求」與魏晉時期「自然追求」的聯結。 

同樣是聚焦於「自然」，陳寅恪先生從史學與思想兩個面向，直扣魏晉名教與自然之爭的背景，揭示陶淵明與嵇康、阮籍的「舊自然說」不同，而具有「新自然說」的意義。陳說可謂首次將陶淵明的自然追求放在時代的光譜下，具體點出陶淵明的自然說與時代的對話關係，以及其中具有的創新意義。但陳氏直指陶淵明具有天師道的信仰，綰結道教的詮釋取徑，引來不少批評，再加上他並未對所謂的「新」自然之義詳細論證，而大大削弱了所論的影響力。 

在魏晉時期，「自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它既牽涉各種存在根源的解釋，也是魏晉文人以生命體現的重要價值。若以作品的具體反映來看，陶淵明確實極有意識地援引「自然」一詞行文入詩，如「質性自然」、「漸近自然」、「神辨自然」、「復得返自然」；可以說是當時除了哲學著作之外，使用最多的，說陶淵明的作品預設了與魏晉時期種種自然議題的思辨對話，是符合實情的，陳氏的揭舉有其見地，問題在於陶淵明是否開出「新」的自然說？他的「新自然說」又具有怎樣的內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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